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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周刊 / 大家

■ 本报记者 林晓晖

2026年高考的这几天，苏德矿的微
博更活跃了。答疑数学题、转发各类提
醒⋯⋯作为一名拥有百万粉丝的“高人
气”教师，他用这样的方式给步入考场的
高三学子打气。

现年 68 岁的苏德矿在浙江大学教
了近四十年微积分，把令人“望而生畏”
的高等数学，上成了浙大“最难抢的
课”。曾经，浙大学生自制的新生手册上
写着：“进了浙大，苏德矿的课，你一定要
上。”

课堂之外，他又把答疑搬到微博上，
最多一天答疑上百条，吸引了上百万关
注者。许多人从未进过他的课堂，却把
他当作自己的老师。

同学们亲切地称他“矿爷”。他的高
数课改变了许多学生对数学的理解，改
变了他们的成长路径，更重要的是，他让
更多人靠近知识，也更加相信学习本身
的力量。

数学界的“相声演员”
这是一节早上 8 点开始的高数课，

气氛却意外的热烈。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东二教学楼的

大教室里，苏德矿站在讲台前。没有讲
义、幻灯片，只有一支笔、一叠白纸。极
限、导数、积分，在他的讲述里时而变成
山峰、树木，时而变成爱情和人生，教室
里不时传出笑声。

外表上看，苏德矿是一个典型的数
学老师——戴厚厚的眼镜、背黑色双肩
包，整洁的衬衫、西裤，上衣一丝不苟地
扎进皮带里。

但他一开口，完全变了模样。课堂
上，他讲故事、说小品的段子，有时还会
唱上一段。“就是看同学们有点累了”，苏
德矿笑着说，“我唱首歌，吸引注意力，让
他们也放松一下。”

微 积 分 确 实 相 对 枯 燥 。 苏 德 矿
说：“公式推来推去，定义抽象，很多学
生容易在第一节课就被‘挡在门外’。”
1988 年，他第一次站上浙江大学的讲
台，面对的是基础参差不齐的体育与
艺术生班级。他开始意识到，能让基
础不同的学生同步理解知识，对老师
们是一种挑战。

从那以后，每讲一个新概念之前，苏
德矿都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学生最容易
卡在哪里？

他的办法，是到生活里去找答案。
去桂林旅游，看见喀斯特地貌，一座座山
峰从平地上拔起，他联想到二元函数的
极大值。“想象一下，把地面看成定义域，
每个点对应一个函数值，那么山峰的最
高处，就是极大值点。”抽象的概念，一下
子有了形状。

复合函数求导，苏德矿用“像天气热
了一件一件脱衣服”的过程来形容；显函
数和隐函数，他类比为公开或者隐婚的
娱乐界人士。上他的高数课，有人记住
了“撞树理论”，有人记住了“爱情射线”，
还有学生在网上留言：“‘兔子不吃窝边
草’，让我记住了曲线曲面积分的所有公
式。”

玩笑之外，苏德矿又认真地近乎严
苛。曾任他助教的数学学院学生沈金戊
记得，苏老师总是很早到教室，像个“舞
台监督”：第一排的窗帘必须拉上，免得
大屏幕反光；投影要用黑色油性笔写在
白纸上，这样字投到幕布上才“又黑又
大”，最后一排也看得清。

苏德矿上课需要两个话筒——一个
搁在讲台上，一个挂在脖子上，他习惯在
教室里走动，与学生交流互动，走到哪里
学生都能听清。

他改变了课堂的氛围，更重要的是，
找到了许许多多学生接近数学的“入
口”。

很快，苏德矿“火了”。浙大的大
教室一堂课能容纳 150 人，但他的微积
分 课 最 多 时 有 3000 名 学 生 同 时 选
课。抢不到课的同学，选择站在过道
上旁听，门口太挤，甚至有同学翻窗进
的教室。

课堂之外，学生们也愿意围着他。
他们发现，这位讲微积分的老师，对很多
数学之外的事情都充满兴趣。

他受邀参加学生的社团活动，在民
乐团举行的演奏会上，扮演节目《新白娘
子传奇》里的许仙；他还报名文艺演出，
曾担任过浙江大学学生十大歌星预赛的
评委⋯⋯他好奇当下的年轻人都在关心
什么，并且去研究，把数学问题与他们感
兴趣的事联系起来，加深学习效果。

一次浙大校友集体婚礼，“矿爷”作
为老师代表给新人们送祝福，他一开口
又把台下学生逗乐：“爱人是你的严格递
增函数，你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一天
比一天快乐，一天比一天美好，希望你们
的爱情像一条射线，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

“我素未谋面的老师”
“矿爷”的一天，从早上 6 点的微博

答疑开始。
他往返校园都坐校车，去的路上，在

答题；回来的车上，还在答题。晚饭后还
有段雷打不动的“答疑时间”。苏德矿的
微博平均每天在线两小时，双休、假日、
寒暑假，还有临近考试周的时候，答疑的
时间只多不少。

这一件事，他坚持了13年。

到现在，苏德矿微博发布和转发的
内容累计超过13万条。最多的时候，一
天回复100多条提问。

2013年，苏德矿成了最早“捣鼓”微
博的一批人。起因是课后答疑的时候他
注意到有些问题带有普遍性。“能不能一
次解答，让更多人受益？”苏德矿开始在
微博上分享解题思路。后来，越来越多
的学生把题目拍下来发微博，让“苏老师
看看解法对不对”。他有问必答，来者
不拒。

渐渐地，来提问的人，不再只是浙大
学生。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考研的、专升
本的，连中学生、小学生和家长也找了过
来。高中的题、初升高的题，他照样做，
详细解答，尽量给出多种解法。

“但有些题目，我也做不出来。”苏德
矿就把问题转发出去，发动网友一起来
做。微博信息太杂，学生翻找起来不方
便，他又单独建了个“矿爷课堂”微博，专
门集纳解题内容和知识点，后来，同学们
还 自 主 建 了 5 个 学 习 交 流 高 数 的 讨
论群。

他的微博形成了一股热烈交流、彼
此启发的小气候，也成了没有时间、地
点、人数限制的“第二课堂”。

苏德矿还在学校里组建了课后学习
交流群，经常和同学们在群里讨论。他
嘱咐助教，要尽快回复问题，尽可能给出
多种方法，不局限于课本。期中考后，班
里哪些同学不及格，他和助教私下联系，
一个一个问，什么地方没跟上，需不需要
帮助。

凡是能够帮助学生学好数学的事，
他从不觉得麻烦。

2017 年，59 岁的“矿爷”又决定尝
试直播。他置办工具，用三脚架架起手
机，面对讲台，开始直播讲课。“这样一
来，课堂外的学生可以现场看直播，有问
题可以发弹幕互相讨论。”他说，直播结
束，同学们还可以思考后再看回放，理解
更深刻。

有时候利用双休日，他在家里的
客厅里直播答疑。谈不上什么合适的
灯光、角度，这回连手机支架也没有，
他扶着眼镜，凑近屏幕，吃力地辨认一
条条飞快滚过的评论，“理解的扣 1，不
理解的扣 2”——这是他跟别的主播学
来的。

年轻人“玩梗”，他听不懂就认真问，
有时，他也会像学生一样求助，“大家知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卡？”“b 站的视频能
不能转发到微博？”

还 有 一 次 ，苏 德 矿 误 开 了 美 颜 ，
“一下子把我这个老头子，变成了英俊
小伙子”。他赶紧对着镜头说：看吧，
别迷恋网络，别迷恋主播，那都是个传
说。有学生要打赏，他苦口婆心：“你
们手里的钱，都是父母辛辛苦苦省下
来给你们读书的，要花在刀刃上，别打
赏。”

这些隔着屏幕的相遇，有时会长出
意想不到的东西。学生们开始信任他，
私信里也聊起生活和情感的困惑，“矿
爷”都热心支招。

一个外校学生，从2016年起就在微
博上与苏德矿交流互动。百余条问题，
苏德矿都耐心回答、一路鼓励，后来这名
学生历经几次考研，最终考上了顶尖大
学的研究生。

他常常收到这样的喜讯。一位同学
发来：“苏老师！我中学数学从来没及格
过，考研超常发挥，被河海大学录取了！
虽然没能成为您真正的学生，但从您身
上得到过很多启发。”

苏德矿认真回复每一封报喜的私
信，祝贺他们。他一直保留着这些聊天
记录截图，常常兴奋地拿出来分享。

但直到今天，他仍不知道这些学生
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他们从未见
过面。

“无限趋近”的理想
“矿爷”早过了能退休的年纪，却始

终没有离开讲台。
他的视力是个老问题了。双眼高度

近视，一千五百多度，还不算散光。十多

年前，他的视网膜出现裂缝还做过激光
修复。

“再进一步，就是脱落了。”医生多次
告诫，“你这样的情况，不能长时间盯着
屏幕。”他做出让步——把手机 4.7 寸的
屏幕换成6.3寸。

“我做直播、刷微博，其实都抱着侥
幸，想着应该不至于失明吧。”苏德矿笑
得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眯成两条缝，“可
那么多学生都等着回答，一个个求知若
渴，我怎么能拒绝？”

他太熟悉这种对知识的渴望了。
1976 年高中毕业，苏德矿本该“上

山下乡”，却因六百多度的近视被划进
“病残”一类，又被退了回来。

他只好在街道做了一年临时工，“夏
天做棒冰，冬天弹棉花”。第二年，他又
主动要求下乡——“想到农村好好劳动，
争取被推荐参加考试上大学”。皮箱里
塞着满满一箱教材，白天下地，夜里就着
油灯看书。

1977 年恢复高考，苏德矿考上了师
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到中学教数学。上
完课、改完作业，在宿舍里接着自学。他
从来没放弃过继续读书的念头。后来抓
住专升本的机会，以全省第 5 名的成绩
考进安徽教育学院；1985 年，他又考上
了浙江大学的研究生。

苏德矿说：“起点不重要，追求更美
妙。”他享受、珍惜追求知识的过程。

如今时代变了，知识几乎是“爆炸”
一样增长。有学生问他，AI解微积分比
人又快又准，这个时代，花一整个学期在
教室里学微积分，意义还剩多少？

“微积分是数学大厦的基础，一层
一层盖起来的。”苏德矿说，“大学数学
是许多专业的地基，而微积分又是大学
数学的基础。”

他又补充，其实人工智能底层的
运筹学、控制论，根也在这里。“无论
如何，都不能跳过那个自己去推导、
推 理 、思 考 的 过 程 。”人 脑 经 历 这 种

“缓慢的推演”，恰恰是机器代替不了
的价值。

苏德矿从小就喜欢数学，他爱数学
的“简单”。“一支笔、一张纸就够了。”更
重要的是，它总试图用最简洁的模型解
释最复杂的世界，把看似杂乱无章的现
象归纳成规律，再用它们去解决更多问
题。“研究这些秩序和规律的过程，是很
美的。”

从教快40年，他送走了一届又一届
学生。70 后、80 后、90 后、00 后⋯⋯学
生对他的称呼也在变——从“矿哥”“矿
叔”到“矿爷”。他乐呵呵地说，大概之后
就要叫“矿渣”了。他又自言自语：“但矿
渣也好，也要做教育大厦里的一砖一
瓦。”

现在，苏德矿一周仍然有:10 节课，
然后备课、编写教材，见缝插针完成微
博上的答疑工作。他主持过国家“十
五”规划子课题，获得了九项国家级、省
级和浙江大学教学成果奖，主编了七本
教材、十一本学习指导书⋯⋯这些事，
他很少主动提起。比起荣誉和头衔，他
更关心下节课怎么讲、还有哪些学生的
问题没回复。

如果一定要用数学来描述自己的教
书生涯，苏德矿喜欢用“无限趋近”这个
词。就像课上讲过无数次的极限概念一
样，“不一定能够抵达那个最理想的状
态，却始终朝着它靠近一点，再靠近一
点。”

浙大教授苏德矿：用段子把微积分讲进了学生心坎里——

“数”里有矿

苏德矿（左）和学生谈心。 受访者供图

苏德矿，浙江大学教授，数学科学学院数学基础课程教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浙江省高校高等数学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负责人、国
家级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微积分》课程负责人、国家精品课
程《微积分》课程负责人。浙江大学两届“三育人”标兵、浙江大学首届教学名师，
曾获浙江省杰出教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最美教师等荣誉称号。

人物名片

数学是抽象的，来源是生活的；数学是枯燥的，应
用是广泛的；推理是严谨的，形式是很美的；内容是丰
富的，题目是要常练的；过程是曲折的，乐趣是无穷的。

——苏德矿

■ 林晓晖

采访苏德矿之前，我以为会见到一
位“传奇教师”。毕竟，他有太多耀眼的
标签：浙江大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拥
有百万粉丝的“网红教授”，全国最美
教师。

真正见到他之后，最深的感受是“简
单”。

他的办公室里看不到奖杯和奖状，
只有一块写满公式的黑板，几袋用超市
购物袋装着的学生试卷。采访时，他把
手机调成静音，但时常亮起，屏幕上仍不
断弹出来自微博的提问。

作为文科生，我曾经也是那个害
怕数学的人。采访前，我看了“矿爷”
的网课，又旁听了一场他面向中小学
教师的讲座，他提到一个观点让我印
象很深：

他说，很多人从小就被贴上“没有数
学天赋”“文科脑”“女生学不好数学”等
标签。久而久之，这些心理暗示反而成
了学习最大的障碍。相比于天赋，他更
相信兴趣、习惯和持续的鼓励。

一些早年采访过苏德矿的前辈问

及他的近况，当我说“他还在给本科生
上微积分”时，他们惊讶不已。这位早
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出圈”、接受过白岩
松专访的知名教授，从没离开过三尺
讲台。

回头看，这些年他依然做着那些独
属于人民教师的、简简单单的事：备课、
上课、答疑；学生听不懂，就换一种讲法；
课堂坐不下，就把课堂搬到网上；有人提
问，就尽量回复，再简单的题目也认真回
复；有人因为数学失去信心，就想办法帮
他重新建立信心。

如今，教育领域总在讨论技术变革、
人工智能和知识传播的新方式。苏德矿
也拥抱这些变化，开微博、做直播、录网
课，还有更多更新的形式，但始终不离开
基础教育的“圆心”——“仅仅是，讲好高
数课这么简单。”

采访结束时，我忽然理解了为什么
那么多人喜欢他。不只是因为他把微
积分讲得有趣，更是因为在他身上，人
们看到了一位老师最本真的模样：相信
每个学生都可以学会，相信知识能够改
变人生，也愿意为此付出漫长而具体的
努力。

教育，本就应该这么“简单”
记者手记

苏德矿在讲课。 受访者供图 图为苏德矿在微博上为学生答疑。

苏德矿在上高数课。 受访者供图


